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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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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柏柏尔人是阿尔及利亚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法国的殖民统治和阿尔及利

亚的民族主义斗争，以及在独立后围绕以阿拉伯—伊斯兰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构

建中一直被边缘化，柏柏尔人问题由此产生。在阿尔及利亚推行阿拉伯化的过程中，

柏柏尔文化复兴运动兴起，并逐渐走向政治化，给国家政治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柏

柏尔人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民族国家构建的迟滞、政治民主化的顿挫、

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曲折以及民族文化多元化的艰难。当前柏柏尔人问题已成为困扰

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从长远看，该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阿尔及利亚民族国

家构建和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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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人是北非地区的土著居民，早在阿拉伯征服之前他们就在马格里布

地区生活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柏柏尔”一词系外族入侵时对原土著居民的称

谓，意为“野蛮人”、“未开化人”，由于历史的变迁，其中蔑视之意逐渐淡化而

成为指代这些北非土著居民的专有词汇。在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更多地被称

为“卡比尔人”和“查乌亚人”，①而在摩洛哥，柏柏尔人更喜欢称自己为“塔

                                                        
① 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卡比利亚山区和西部的奥雷斯山区是柏柏尔人的主要聚居区，其中奥雷斯山区的

查乌亚人基本上已经实现阿拉伯化。此外，在阿南部山区游牧的图阿雷格人也属于柏柏尔人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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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齐格人”（意为自由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马格里布各国的历史发展以及

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各异，所以柏柏尔人问题在各国的表现程度也各不相同。

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自独立起，就在为平等的民族权利而斗争，并显现出民

族问题政治化的趋向，构成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挑战。 

一、“卡比利亚神话” 

——柏柏尔民族是原生的还是建构的？ 

“民族是原生的还是构建的”这一话题在近代以前阿尔及利亚历史上未曾

有过相关的讨论，与其他和现代性有关的事物一样，民族及民族主义的传播是

欧洲人入侵完成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结果。对于柏柏尔人问题，法国殖民者、

阿拉伯民族精英有着不同的认知，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

同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使柏柏尔人问题从文化历史层面不断转向政治层

面，最终具体化为各种困扰阿尔及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动和事件，

可以说，柏柏尔人问题是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最重要的民族难题。 

 1、殖民体系下的柏柏尔民族构建 

现代意义的柏柏尔人问题要追溯到法国殖民当局制造的“卡比利亚神话”。

所谓“卡比利亚神话”是法国殖民者为实现对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和柏柏尔人

“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虚构出来的概念，它认为柏柏尔民族具备许多“原生的”

民族属性，这种民族性使其与阿拉伯人分别开来，在文化上，柏柏尔人倾向世

俗主义，他们天生就与“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联系在一起，他们接受了

《古兰经》但从来不是虔诚的信徒①；在经济上，柏柏尔人厉行节俭，拥有一种

有别于阿拉伯人的“商业天赋”；在政治上，柏柏尔人与生俱来的无政府状态被

视为表达了一种潜在的民主特质，柏柏尔人的村落议会更是平等主义的主要标

志。总的说来，法国殖民当局意在构建一个具有欧洲品质的柏柏尔民族，要让

它能够在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中代表和体现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法国的

殖民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殖民体系的教育和雇员方面，殖民者有

意识地偏向于卡比尔人。②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很多柏柏尔人接受了殖民体系

下的法语教育，成为殖民者执行其“文明使命”的主要对象，除了母语以外，

法语成为柏柏尔人更为常用的语言。法国殖民者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重

                                                        
① Paul Silverstein, “Realizing Myth: Berbers in France and Algeria”, Middle East Report, July-September 

1996. 
② World Infopaedia, Pragun Publicaion, 2007,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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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了一个与过去的历史迥异的柏柏尔民族，人为制造了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

对立，以推行使阿尔及利亚完全法国化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这种殖民政策

给阿尔及利亚留下了双重遗产：一方面，阿拉伯精英将卡比利亚神话与法国的

殖民统治相联系，认为柏柏尔人问题完全是服务于分而治之政策而虚构出来的；

另一方面，该政策也确实培育了大批接受法语教育的柏柏尔精英，能够为独立

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识字率较低的阿拉伯

人相比，他们更胜任独立后的国家建设。事实上，柏柏尔人在阿尔及利亚独立

后迅速进入了经济、行政各领域，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法语特权阶层”的集

团，柏柏尔人的特殊地位招致阿拉伯人的不满。 

2、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柏柏尔人 

尽管柏柏尔人在法国的殖民体系中享有特殊的“礼遇”，但是柏柏尔人反抗

法国殖民侵略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柏柏

尔人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划分“我者”与“他者”，

构建同质化的反抗共同体，但在实践中这种同质化的共同体是很难形成的，这

要求对诸如领土、语言、宗教、历史等资源重新建构，以形成共同的民族主义

话语。伊斯兰贤哲会提出的“伊斯兰是我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的母语，阿尔

及利亚是我的祖国”的口号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斗争的旗帜以后，伊斯兰

教和阿拉伯语成为民族主义认同的基础，柏柏尔人出于团结斗争的需要，没有

对此提出异议。1954 年在柏柏尔人聚居的奥雷斯山区，民族主义者打响了武装

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柏柏尔人为民族独立革命的最终胜利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并涌现出多位杰出的民族解放斗争领袖。但是在革命后期争夺领导权

的斗争中，柏柏尔人地区逐渐边缘化，而阿拉伯人占主导的地区逐渐成为民族

主义运动的中心，特别是 1962 年以本·贝拉为首的“特雷姆森集团”与以卡比

利亚地区为基础的“提济欧祖集团”在争夺领导权问题上发生分裂，最终本·贝

拉在布迈丁的支持下成为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任政府首脑，柏柏尔人也因此失去

了在政治核心领域里的话语权。 

3、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各种民族主义力量

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团结起来，民族主义成为各种思想、意识的集合体并彼此

竞争。在阿尔及利亚获取独立以后，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成为其首要的

任务，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将从对抗性的反殖民斗争向建设性的国家建设转变。

但民族主义的惯性使独立后的国家过度强调同质性，而忽视或否认民族主义运

动本身的多元性。本·贝拉政府将阿拉伯—伊斯兰化作为恢复民族性的必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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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特别是要恢复阿拉伯语作为“文明的语言的尊严和有效性”，①为实现这样

的目的，阿尔及利亚第一个学年就要求实现阿拉伯化。②在突出阿拉伯语地位的

同时，柏柏尔文化遭到了极大的贬低，在阿尔及利亚的文献中，柏柏尔人关于

文化差异性的主张被讥讽为“封建残余”和“民族统一的障碍”。作为对此政策

的回应，1963 年 9 月卡比利亚革命领袖侯赛因·埃特·阿赫迈德领导了一场持

续 10 个月之久的反抗斗争，以示对一党制的民族解放阵线政府推行“种族法西

斯主义”的抗议。
③
这场斗争遭到政府的镇压，侯赛因·埃特·阿赫迈德领导的

社会主义力量阵线(Socialist Force Front)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并流亡欧洲。布迈丁

执政以后，更为坚定地推行阿拉伯化，将柏柏尔人妖魔化，视为落后的标志和

殖民者虚构的“神话”，为此，大学里柏柏尔语的课程被取消，公共场合及文学

作品中使用柏柏尔语被认定为违法，并在柏柏尔语区设立了大量伊斯兰研究机

构。在布迈丁时期，由于国家的主要焦点是工业化建设，民众对政治参与异常

冷漠，所以柏柏尔人问题没有再产生重大的影响。1976 年的《阿尔及利亚国民

宪章》称：阿拉伯语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文化共同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对民族语

言选择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关于阿拉伯化的辩论只能是关于内容、手段、

方法和步骤等方面的内容。
④
 

柏柏尔人问题的产生最初是源自于法国殖民者和阿尔及利亚国家对柏柏尔

人民族属性的双重描述：殖民者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美化柏柏尔人以达到分而

治之的目的，虽然没有造成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事实上的分裂，但给这一问题

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出于构建民族国家的需要，抹煞柏柏尔

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平等的权利，否认柏柏尔人的民族属性。由此可见，柏柏

尔人问题从产生起就从属于行政当局，因而无法掌握本民族的命运，柏柏尔人

问题因而也被纳入到了阿尔及利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之

中，寻求独立和平等的民族地位对柏柏尔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神话”。 

二、柏柏尔人的文化复兴运动 

1979 年沙德利成为国家总统，阿尔及利亚进入了一个改革的时代，在这样

                                                        
① 《阿尔及尔宪章》，载《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 1965 年版，第 66 页。 
② 本·贝拉：《在新学年开始前的电视演说》，载《本·贝拉言论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399 页。 
③ Paul Silverstein, 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Report, Winter 2005 
④ 《阿尔及利亚宪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三局，1984 年版，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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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柏柏尔人复兴运动开始兴起。由于国家的限制，柏柏尔人的复兴运动

最初出现在法国的柏柏尔移民社区中，他们反对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柏柏尔语言

和文字的压制政策，在法国出版柏柏尔语书刊，翻译诗歌和刻录唱片等，并将

这些出版物随同人口和商品的流通散播到卡比利亚地区，很多年轻的柏柏尔人

就是通过这些出版物学会了对本民族语言的读写。①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复兴运

动也在阿尔及利亚兴起，政府为了能够将运动限制在体制内而采取了对伊斯兰

运动妥协的办法，推行阿拉伯化的态度更为坚决。国家的这种政策引起了柏柏

尔人的严重不满，1980 年 3 月 10 日柏柏尔语言学家、作家马默里准备在提济

欧祖大学给学生作一场关于“古代柏柏尔诗歌”的讲座，这一行为遭到了政府

的禁止，于是在学生中引发了一场骚乱，提济欧祖的学生被逐出校园，不久骚

乱便波及整个阿尔及利亚。激进的柏柏尔人控诉政府的“文化帝国主义”和阿

拉伯语多数群体的“独裁”，反对教育体系和行政机构的阿拉伯化。他们要求政

府承认柏柏尔语是一种主要的民族语言，尊重柏柏尔文化并对卡比利亚和其他

柏柏尔人聚居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更大的关注。②这一运动遭到了政府的镇压，柏

柏尔人借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以讽刺政府对自由的压制，称这场运动为“柏

柏尔之春”（Berber Spring）。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柏柏尔人的抗议活动时

有发生，有时甚至演化为暴力冲突。 

柏柏尔之春开始了柏柏尔人的文化复兴运动，导致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

“泛柏柏尔主义”现象，一些柏柏尔人致力于创造规范的语言标准（塔玛齐格

语，意为自由人的语言），并通过文化组织、报纸和政治歌曲等传播泛柏柏尔认

同的概念③，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文化运动（Berber Cultural Movement）就是这

一时期成立的组织。由于沙德利政府采取坚决镇压的立场，柏柏尔人问题没有

演变为政治上的危机，但让柏柏尔人意识到捍卫民族权利的重要性。政治上的

高压使得柏柏尔人问题缺乏合法的宣泄途径，教育体系问题更多时候成为双方

的战场。在阿尔及利亚，教育体系显然是同化少数民族以实现阿拉伯化的最好

工具，但是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法语在高等教育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卡比利亚地区，法语不仅是柏柏尔人求生的手段之一，而且还深刻影响到他

们日常的经济文化生活，阿拉伯语只能算是第三种语言。1987 年阿尔及利亚政

府承认公民有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组成非政治组织的权力，因此柏柏尔人的文

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 1989 年夏 154 个由年轻人占主导的组织得到官方

                                                        
① Paul Silverstein, “Realizing Myth: Berbers in France and Algeria”, Middle East Report, July-September 

1996. 
② World Infopaedia, Pragun Publicaion, 2007, p.118. 
③ Paul Silverstein, “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Report, Wint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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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其中部分在城市，多数分布在山区村落。这些组织的基本目标就是推广

柏柏尔语言和文化：他们开办语言课堂；油印时事通讯和语言小册子；搜集濒

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资源，如谚语、民间传说、传统药方、动植物的土语名称和

已经废弃的手工艺等。①他们这些恢复民族传统文化的努力帮助柏柏尔民众重新

寻获了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感，推动了柏柏尔文化复兴的发展。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柏柏尔人问题开始出现转折并走向政治化，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柏柏尔人争取平等民族权利的文化运动遭到了

政府的强力镇压，使运动朝向政治暴力化方向发展；第二，随着阿尔及利亚经

济改革的失败，政治改革提上日程，这就为柏柏尔人的政治表达提供了良好的

契机；第三，1989 年宪法修订以后，多党制成为国家政治的选择，两个主要的

柏柏尔人政党——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②(Rally for Culture 

and Democracy)——得到了政府承认，成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最后，伊斯兰运

动在选举中的胜利促使柏柏尔人意识到了维护民族权利的紧迫性。在 1990 年的

市镇选举中，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获得了卡比利亚地区的大部分选票，在随后

的地区选举中获得一个选区的胜利。由此可见，柏柏尔人即使参与到政治进程

之中，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微弱的，但是这意味着一个孕育希望的春天

毕竟到来了。 

三、柏柏尔人问题的政治化 

1992 年阿尔及利亚即将举行的议会第二轮选举因军队发动政变而取消，在

选举中稳操胜券的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对这样的结果表示

抗议，一部分激进分子拿起武器将国家拖入内战的深渊。在政府与伊斯兰运动

对抗的过程中，柏柏尔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它一方面反对伊斯兰运动建立政教

合一国家的主张，同时对国家的民族政策不满。其中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与军

方立场基本一致，明确反对政府与伊斯兰武装的对话，其领袖萨迪博士认为伊

斯兰武装抵抗运动将国家带入内战，这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温和的社会主

义力量阵线的秘书长赛义德·赫利尔也表示，如果军队与伊斯兰拯救阵线之间

的交易以损害柏柏尔人的利益及其愿望为代价的话，这样的交易将很难实现。③

由于柏柏尔人的斗争和政府平息国内叛乱的需要，国家在加强对柏柏尔地区控

                                                        
① Jane Goodman, “Berber Associa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Algeria”, Middle East Report, 

July-September  1996. 
② 该党强调阿尔及利亚是五种认同的统一，即：阿拉伯、柏柏尔、穆斯林、非洲和地中海。 
③ Susan Morgan, “Berbers in Distress”, The Middle East, Jul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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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柏柏尔人的要求做出了妥协，允许在全国媒体和教

育体系中使用塔玛齐格语，设立柏柏尔语最高委员会，并在 1996 年宪法中承认

塔玛齐格语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一。 

随着伊斯兰武装反政府暴力行为的升级，军队采取了更为坚决的打击措施，

但是持续多年的内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状况，这就使得柏柏尔人问题由文

化层面演变为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失业、住房短缺以及缺乏教育机会等，使得

柏柏尔主义和文化认同感成为年轻人发泄不满的主要途径。1998 年 6 月著名柏

柏尔歌手鲁那斯·马特布（Lounès Matoub）遭到暗杀，引发了一场持续一周的

政治骚乱。马特布的音乐和诗歌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

不但反对阿拉伯化，而且认为阿拉伯语是一种无聊的、不利于知识和科学传播

的语言，因而他也被视为柏柏尔人为争取柏柏尔语平等地位而斗争的象征。政

府宣布这起暗杀事件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所为，但是柏柏尔人认为是政府当局杀

害了马特布，至少当局没有能担负起保护公民的责任，并认为这起暗杀事件是

对柏柏尔文化的挑衅。一个名为柏柏尔武装运动(Armed Berber Movement)的组

织甚至威胁要对马特布的死进行报复，并杀死任何执行阿拉伯化法的人。①2001

年 4 月，柏柏尔高中生马西尼萨·古尔马赫被警察枪杀，由此引发了阿尔及利

亚独立以来持续时间最久的柏柏尔人暴乱事件，5 月初卡比利亚发生了一次 40

万到 50 万人有组织的抗议示威，16 个地区发生骚乱。示威者认为政府应该对

警察枪击事件负责，高呼“政府是杀人犯”的口号，袭击政府机关并与安全部

队进行对抗。政府再次以铁腕手段予以回应，在不到一年时间内 100 多卡比尔

人被杀，5,000 多人受伤，这次事件因此被称为“黑色的春天”（Black Spring）

以纪念 20 年前的“柏柏尔之春”。 

“黑色的春天”事件进一步加剧了阿尔及利亚政治的碎片化和离心倾向，

此后在柏柏尔人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迫使柏柏尔人政党与执政

者决裂，争取文化与民主联盟第一时间退出联合政府，并与社会主义力量阵线

共同致力于此事件的和平解决；第二，由于上述 2 个政党在维护柏柏尔人权利

方面的无能，新成立的“家族、州和社区”协调组织（Coordination of “Aarouch, 

Daïras and Communes”）逐渐超越了两者在柏柏尔人中的权威地位，它联合了

众多非政府的、以村落为基础的决策机构，并成为政府唯一的谈判伙伴，②其政

治要求主要是要求警察撤出卡比利亚地区、惩罚对示威人群开枪者、进行地区

                                                        
① Adel Darwish, “Divisions with Divisions”, The Middle East, August 1998. 
② Paul Silverstein, “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Report, Wint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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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改革和承认塔玛齐格语的官方语言地位；①第三，除上述组织外，卡比利

亚自治运动（Movement for the Autonony of Kabylia）的主张在柏柏尔人中越来

越具有吸引力，它鼓吹建立独立的自治机构和武装力量，以取代阿尔及利亚的

地方议会和警察，在其《卡比利亚自治计划建议书》中将卡比利亚与阿尔及利

亚视为两个平行的实体，本质上主张实行联邦制。第四，柏柏尔人争取合法平

等权利的斗争出现了极端主义倾向。由卡比尔人哈桑·哈塔卜在 1998 年成立的

萨拉夫宣教和战斗组织于 2007 年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卜基地组织，发动了一系

列针对政府和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特别是2010年7月的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

据称是为“黑色的春天”中死去的柏柏尔人复仇。 

迫于柏柏尔人的政治压力以及民众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的呼声，政府不得不

对柏柏尔人的要求做出妥协，2002 年阿尔及利亚议会确定柏柏尔语为官方语言

之一，但是柏柏尔人问题早已超出了语言文化的范畴，只是因为柏柏尔人内部

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缺乏必要的力量整合，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清晰的政治

主张，这导致柏柏尔人的斗争始终处于一种力量分散的状态。特别是 9·11 事

件以后，阿尔及利亚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密切，因而使政府在处理柏柏尔

人问题上仍能坚持强硬态度。当前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问题距离最终解决还

存在非常遥远的距离。 

四、影响柏柏尔人问题的主要因素 

柏柏尔人问题是阿尔及利亚近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时它又与每个

时代的政治、经济等问题相交织，因而造成了该问题的复杂化。正因为如此，

柏柏尔人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历史的视野和综合分析的头脑。当前阿尔及利亚

已走出内战的困境，国家的各项生活也步入正常的轨道，这些良好的趋势为柏

柏尔人问题的走向创造了历史的契机，然而正如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一

样，当机遇到来的时候挑战也相伴而生了。 

1、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迟滞 

民族国家建构是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同时也完成由传统的民

族认同向现代国家认同转变，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是一个共时、互补的过程。

阿尔及利亚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是从反抗法国 132 年殖民统治开始

的，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发展从来

就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占据主流地位的建国方案，所有的民族

                                                        
① Heba Saleh, “Algerian Insurrection”, Middle East Report, Fal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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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最终在武装反抗殖民统治的旗帜下汇集在一起。独立以后，这种长期以来

的分歧表面化，最终通过建立军政体制实现了一种集中式的稳定，国家垄断资

源并指导一切建设问题。柏柏尔人的民族属性被纳入应该改造的范畴，阿拉伯

——伊斯兰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但是强权能够维持短暂的稳定，却不能消除

社会的碎片化，作为一个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柏柏尔人在这样的过程中

渐行渐远。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原有的政治体系被突破，阿尔及利亚在民族国

家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暴露出来，柏柏尔人开始公开追求平等的民族权利。

经历了近 10 年的内战，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离心倾向更为明显，柏柏尔人问题再

次复苏就是这一倾向的表现。布特弗利卡执政以后实现民族和解成为国家的主

题，但是柏柏尔人认为国家正在利用特殊的历史时机强行推行其“民族”概念，

柏柏尔人的民族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尊重。在 2005 年 7 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卡比利亚自治运动发言人法哈特·梅赫尼表示，卡比尔人不会轻易忘记他们那

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无论他们是在 1963 年的起义中被杀害的，还是在黑色的春

天，或在两者之间。① 

2、阿尔及利亚政治民主化的顿挫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经过内部的斗争，最终选择了集权式的军政体制，侯赛

因·埃特·阿赫迈德以要求实现国家政治多元化为由在卡比利亚发动游击战，

挑战本·贝拉的“文化法西斯主义”。这次斗争遭到政府镇压以后，柏柏尔人对

民族权利的呼声暂时被压制下来，特别是在布迈丁时期，政府利用复兴伊斯兰

文化来压制柏柏尔人运动，却导致沙德利执政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成为强

大的政治势力，对国家政权发起了挑战。此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政治体系进

行调整，实行多党制，从而给柏柏尔人提供了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但是随后

军队发动的政变表明，所谓的调整不过是延续以往军政体系的一种方式而已，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变革。在随后军队与伊斯兰武装的长期对抗中，出

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国家不断将各级权力进行集中，因而在阿尔及利亚出现了

一种奇特的现象：在首都阿尔及尔，柏柏尔人与伊斯兰拯救阵线站在一起以示

对军政体制的不满；在卡比利亚地区，柏柏尔人武装与政府一道对抗伊斯兰主

义者。当然，柏柏尔人在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往往占据很多重要的职位，
②
但是民

主的政治并不是这种个人代表的算术叠加，而是要反映出其所代表民众的政治

参与内涵，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柏尔人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国家政治民主化进

                                                        
① Paul Silverstein, 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Report, Winter 2005. 
② Isabelle Werenfels, Managing Instablility in Algeria: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since 1995,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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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发展。 

3、阿尔及利亚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曲折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社会经济资源实行国家

统一管理和分配，特别是在实现石油国有化以及国际油气价格升高以后，阿尔

及利亚开始大力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在阿尔及利亚与不合理的国际政

治经济旧秩序斗争的同时，柏柏尔人也在为国内的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合理进

行着斗争，他们认为政府推行的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发生

多少改变，并坚信这至少在表面上与事实不符。①20 世纪 80 年代初沙德利实行

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后，大量国有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中，国家对日用品价格的开

放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大规模削减使人们怨声载道，

特别是经历了近 10 年的内战破坏以后，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引起民众普遍的不

满。1998 年和 2001 年柏柏尔人的两次抗议行动除了争取平等的民族权利以外，

都有深刻社会经济根源，正是由于社会经济上的困苦才导致扩散到全国范围的

社会不稳定，在 2001 年走上街头示威的除了柏柏尔人以外，阿拉伯人也在表

达他们的不满，在一些阿拉伯城镇中可以听到诸如“我们都是卡比尔人”的

口号。②当前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或许可以为民族问题的解

决提供一个好的基础。 

4、阿尔及利亚文化多元化的艰难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选择了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民族国

家，柏柏尔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被边缘化，这就意味着独立战争时期所付出的牺

牲换来的只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否定以及强制性的阿拉伯化，这种建立在单一文

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遭到了柏柏尔人的反对。随着学校教育的阿拉伯化，

柏柏尔人也开始了其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并最终演变为争取平等民族权利的

政治斗争：一些激进分子将学校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与歧视，视为导致柏柏尔

民族意识政治化的重要因素。③1996 年宪法把柏柏尔语视为民族认同的因素之

一，但这也只是在形式上做出改变，阿尔及利亚距离建构多元民族文化还有很

长的距离。在一些激烈的政治经济斗争之后，不平等的民族文化问题仍是难以

消释的悲剧情结，每当遇到剧烈的社会转折，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都会通

过新的斗争得以释放。正如一位柏柏尔诗人所言：“我不是阿拉伯人，但我是阿

尔及利亚人，当摆脱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指法国殖民者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

                                                        
① James Ciment, Algeria: The Fundamentalist Challenge, Facts On File, Inc. 1997, p.120. 
② Heba Saleh, “Algerian Insurrection”, Middle East Report, Fall 2001. 
③ David Crawford, “How ‘Berber’ Matter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Middle East Report, Summ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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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屈从于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呢？”①因此能否建构

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性格，将继续成为左右柏柏尔人问题发展的限制性变量。 

五、结语 

作为一个占阿尔及利亚人口约 20%的少数民族，从反抗殖民入侵到民族独

立运动，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国家的痛苦转型，柏柏尔人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民族的平等权利遭到了压制，自从上个世

纪 80 年代以来，柏柏人选择了从文化复兴到要求政治自治的斗争道路，并开始

挑战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民族定义。纵观其争取平等民族权利的斗争历程，柏柏

尔人问题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维护平等的民族文化是其斗争的主要目标，

柏柏尔人从独立初期要求文化的多元化到反对阿拉伯化，再到文化问题的政治

化，文化诉求始终在其斗争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二，政治斗争在柏柏尔人问题

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它更成为柏柏尔人斗争的主要手段，除

了独立初期的武装斗争以外，柏柏尔人问题经历了逐渐政治化的过程，未来民

族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政治方面制度化的保证；第三，柏柏尔人问题也是一个

综合性的社会经济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的交织是发展中国家通常要面

对的问题，民族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只有阿尔及利亚社会经济

完成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变，柏柏尔人问题才可能追寻到圆满的答案；第四，

柏柏尔人问题往往与其他政治问题同时发生，它是阿尔及利亚政治变革临界点

被突破以后，社会政治力量总迸发的一部分，比如在多种政治力量，甚至在伊

斯兰拯救阵线中，都可以发现柏柏尔人的身影。第五，柏柏尔人问题不是民族

分裂问题，它也没有演变为跨地域的民族独立运动，柏柏尔人分布在马格里布

多个国家，由于聚居地区的分散性以及柏柏尔民族的适应能力，各国的柏柏尔

人基本都是在体制内寻求解决民族权利问题的途径，虽然存在柏柏尔文化的跨

国交流，但是在柏柏尔人中并不存在分离主义运动。② 

由于柏柏尔人问题表现出来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这一问题将

继续影响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发展：在政治上它关系到阿尔及利亚政局的稳定和

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在经济上它将影响到国家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延续性；在文

化上它将影响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以防止统一国家内部张力的扩大。因此，

                                                        
① James Ciment, Algeria: The Fundamentalist Challenge, Facts On File, Inc. 1997, p.121. 
② William Quant, Between Ballots and Bullets: Algeria’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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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人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社会的整体变迁

必然会影响到这一问题的走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柏柏尔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取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程度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一个有独立

文化特点的民族，柏柏尔人在国家中的地位终将得到承认，民族国家认同、必

要的制度安排以及决策者的智慧是这一曲折过程中的关键词，唯有如此，柏柏

尔人的春天才会真正的到来。 

 

On the Algerian Berber Issue 

CI Zhigang 

(Ci Zhiga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Institut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Berber is one of minorities in Algeria, and it has been marginalized as a 

result of French colonial rule, nationalism move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nation-state 

based on Arabic-Islamic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Arabization, Berber culture 

resurrected and politicalized gradually, this destabilized the country. The factors 

influenced on the problems included: the delay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frustration of democratization and social-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to realize cultural pluralism. Today, Berber problems are still important 

issues in political life, and it will be solved by the way of going smoothly in the 

building of nation-stat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a long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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